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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一点
到两点钟之间，我在皖西南长江北岸老
家的旧房子里。

我记得很清楚，是等待去工厂上三
点至晚上十一点之间的小夜班，因为不
知道如何打发中午饭吃过之后至上班之
前的这点时间，便随手拿起案头上的一
本书，翻到折了角的第六页，慵懒地读了
起来。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
一部比较复杂却又清晰的小说。读着读
着就来了兴味。突然就有了一种奇遇中
的惊艳而又肃穆的美妙感觉。

小说的主人公梅思金公爵是一个被
所谓正常人视为不正常的人，我想，这大
概是因为平庸者在整个人群中占了大多
数，大多数总是正常的，余下的少数人当
然就是不正常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有意思的现象：人
类的佼佼者就在这少数的不正常者中，
他们以思想和行为引导着人类文明的发
展，但最初他们却并不为那大多数也就
是正常人所知或认可。

我这样想当然并非仅指梅思金公
爵；这个梅思金公爵的言论，他的乖张、
怪戾的举动，他的反虚伪的真性情，应该
说在其当世和现今都是具有一定典型性
的。不合群的、讲真话的、无遮无拦且一
针见血的人被称为白痴因而实不足为
怪；我们不是白痴谁是白痴？

我说“我们”，并非是我将自己也归
于了梅思金公爵之类，我毫无不“正常”
之处，甚至很平庸，我是说，在一个平常
的、亚洲的、午后的、东方的、秋末的天空
下，我随便读着一本十九世纪的俄国小
说，里面一个叫梅思金抑或叫白痴的人，
其思想和举动我好像也有过或见到过，
因而便有了点共鸣，进而觉得自己也可
被喻为白痴，仅此而已。

我有些意外，午后的这个等待去上班
的难挨的短暂时间，因为随便翻阅了一本
叫《白痴》的书，于我便有了些新鲜意义。

我把眼睛移向窗外，远处，秋末的山
峦在江之南依然放射着苍茫的绿意，使
我深深地吁了口气。

在许多年代以来，总有一种人，即使
处在金碧辉煌、纸醉金迷的环境里，也仿
佛困在荒漠中；他们追诉财富的原始积
累之过错，痛责现实中随处可见的对金
钱“逐逐如野马之尘”的疯狂行为。好像
他们是有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味
道，但实际，由于他们内心激荡着深切
的不安，故而与那些因一己的私利未得
满足而愤世嫉俗者有了根本的区别，更
与那些惟金钱是图者有了本质的不同。
他们只能是人群中的异类，只能是孤独
者。归于异类的孤独者在初起之时乃至
终生，不仅得不到所谓时尚的聚焦，反
而被排到主流的边缘，于是孤独者本身
的缺陷抑或人性得到了张扬：孤芳自
赏、愤世嫉俗、放浪形骸、视财富如粪土
因而创造力如日中天是其显著的特征。
如果这对世界有什么损害，那就是导致

了那些大多数的所谓正常人对他们“攻
其一点不及其余”，使他们的人格遭到了
损害。但如果这对世界有什么贡献，那
就是他们决不因噎废食，决不道尽而返，
宁可在太阳消失后的黑暗里羽化而逝，
也不走到邪恶的篝火旁和光同尘，而这
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功效，在大地上培
育了文明的良种。

这种人曾经在我们古代、近现代先
辈的队列中行进。后代的“他们”与过去
的“他们”所处的时间不同但空间仍旧，
他们那种真诚而非做作的负罪感，那种
深切的赎罪的行动，那种从一己的灵魂
出发向人类共同体推进的坚定，最终乃
是为全人类代过，以期获得社会的自
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俯身面向穷人、
老托尔斯泰古稀之年的离家出走，即是
其中的显例。包括普希金、果戈里、屠格
涅夫等等所组成的十九世纪俄罗斯土地
上这一杰出的人文群体，在遭受禁锢和
攻击的孤独状态中，他们的心迹、心声就
隐含在其塑造的人物中；他们共同闪耀
着的乃是经久不熄的人性之光，是全人
类享之不尽的大美，这种大美几近于真
理，并同真理一道获得永远的存在。

这些人是白痴？！但曾经的确在不
同的时段或明或暗地被称为白痴！

我合上《白痴》，抚摸着它朴素的封
皮。我忽然这样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这部小说是一个隐喻的公开昭告：“白
痴”乃是一颗由许多时代许多生命凝聚
而成的心形的结晶体。炼就成这样的一
颗心形结晶体需要经受多么大的煎熬多
么大的舍弃和多么大的牺牲啊，时间愈
是靠后愈是如此！

是以，在这个以物质为灵魂、以金钱
为思想并随之亦步亦趋的时代，具备先
锋的文笔、敏锐的眼光、周密的思维以及
负重的精神者虽众，但一颗心形的结晶
体何在？

但愿大善大德大悲大智大勇者脱颖
而出或曰横空出世不再遥不可期！

这就是我的一个奇遇。二十五年
前，午后的那个等待去上班的难挨的短
暂时间，何止让我惊艳和肃穆，简直令我
茅塞顿开。有幸遭遇陀思妥耶夫斯基，
阅读《白痴》，使我有了体悟：当我手捧方
寸之书的时候，实际就是已将宇宙最深
之奥秘捧在手了，接下来我只需要在可
遇不可求的时间，以一种恰切的方式去
打开它就行了。

一位先生曾说：“一个真正热爱读书
的人，看重的应该是书带给你的精神愉
悦，而不是它的工具价值。读有质量的
好书，能在无形中提升人的审美品位，进
而帮助你打造自己独特的生活美学。”那
天，当我放下《白痴》，把它插入书橱的书
的丛林中时，这位先生的这句话就突如
其来地从我的心海中荡起。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还是要说
一句老话，如果我身上多了一些东西，比
如正义感、平常心和同情心，那一定是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白痴》所构造的
精神家园的土壤萌发和培植的。我愿我
永远坚守更广阔的精神家园，我愿我能
更多地懂得、获得并坚守住真正的爱！

我们的牛

在节奏快如疾雨的日子里，在平淡得
难以言说的时光中，总有那么一小会儿，
我会习惯性地想起耕牛——这张乡村底
片，一次又一次，被我迅速扫描选中。

我们的牛是土地的司令，当它四蹄迈
动，走完方阵时，土地便如期春华秋实。

没有牛的乡村是残缺不全的乡村，
缺乏生机的乡村。牛，真正的乡村它无
处不在。

这里不包括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和田
园，不包括机械化了的乡村，我的感觉很
偏激，觉得它们是异化了的、数典忘祖的
暴发户。

但是那些异化了的村庄里的人牛肉
是吃的，所以牛的概念仍应是他们最深
最明确的概念之一。

大大小小的牛走在乡村的大道和小
道上，一些人坐在牛背上，一些人跟在牛
后面，那么慢悠悠。

牛背的柔软和温暖，胜过沙发的柔
软和温暖；牛的气息就是青草的气息、干
草的气息；牛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村庄
的方向、田野的方向。一条牛就是一个
家，一群牛就是一个村庄，而一个村庄的
牛，就是一片宽广的麦地和稻田。

牛开辟乡村生活的航道，牛筑造城
市前进的后盾。

吹牛皮、牛皮哄哄、那人牛得很，这些
莫名其妙的比喻，是对牛的亵渎和攻击！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莫过于牛——
清晨，它就到地里干活：犁和耙；傍

晚它拉满车的东西回村，那车就叫牛
车。它吃的是草，出的是最大的力，然而
它吃的是什么草：青草它欢呼，半青半黄
的草它喜欢，而干稻草它也首肯和乐意；
冬天它便完全靠干稻草度日，一束一束，
吃得那么艺术，那么津津有味。日复一
日，月复一月，它的青春和盛年就只那么
几年光阴。它老得很快，它去得静悄悄，
它活得厚重，它死得仁义。

牛之饮，令人惊叹什么叫海量；
牛之力，使人懂得什么叫重量。
人不膜拜牛，人的良心就不全；人不

应忘记，人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拥有并操
纵了牛。人迫使牛干活，休息时给它套上
嘴络子，干活时给它架上轭子，走得慢时
人用桐油浸过的鞭子抽它，走得快时也
抽，稍不如意时人不检点自己的扶犁技术
差，却怪牛犟，便骂一声：“犯瘟的！”。

现在，那些获取暴利者，那些不兑现
承诺者，以及那些贪公窃公不劳而获者，
之所以“牛牛的”，或许是因为它们没有做
过扶犁的耕者。走在城镇的大街上，那些
耳捂手机指天画地者之所以“牛牛的”，则
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半没有做过看牛伢。

看牛伢是乡村少年的一类英雄，他
们戏称自己的牛为骚牯卵子或老沙丫。
为了挣得每月10个工分，看牛伢的“早
课”重得很忙得很——

冬天的五点来钟，就要从床上爬起
来，去牛屋门口的打稻场与十来个伙伴
汇合，然后跟在那位60多岁，队里唯一
的专业老牛倌后面，去两百米外的草库
取成捆的干稻草，再背到牛屋。牛屋里
20多头牛整齐划一地站在各自的床位
上，正等着就餐呢。各人将稻草捆解开，
泡松而又整齐地放到所负责的两头牛的
颈项下。牛急速地将草卷入口中，发出
好听的咀嚼干草的沙沙声，同时稻草的
香气也从口中溢出。一个小时后，草吃
得差不多了，大家便将牛牵到屋山头那
里解溲、排便。完了，就又牵到半里外的
水塘去饮水。牛在塘沿一字排开，头俯
向水面。真是“牛饮”啊，那个畅快，那个
气势，每头牛的头前都有一道快速涌来
的水流，唇舌下则是一圈向下凸的水
涡。看牛伢们受到了感染，便在一旁嘻
嘻哈哈打闹开来。牛的早餐结束了，冬
天没有活干，便牵回牛屋歇息养膘。这
时已过八点，放牛伢匆匆离去，赶回家吃
自己的早餐，吃罢便背起书包往学校跑。

放牛伢的“晚自习”却好像悠得很诗
意得很也刺激得很。傍晚，他们从学校
放学回来，就去牛屋牵起自己的牛，往江
堤方向走。这比散步还随便，本来就是
出来“遛牛”嘛。20多头牛散在堤坡上，
埋头寻觅着枯白的堤草，有一口无一口
地啃着，有时扬起头来，跟同伴们哞哞地
回应几声。而这时候，看牛伢们早没影
了，他们在堤下的一处平台上正玩着一
种叫“刷刮”的赌博游戏。牛们也显无
聊，公牛们就将头弯到90度，对着地面
嚓嚓磨角，这是要战斗的信号。果然就
有两头牛打了起来，牛角碰牛角，牛身撞
牛身，发出当当的或膨膨的声响，惹得看
牛伢们放下游戏，呼啸着往堤上比赛似
地狂奔。牛的荣誉就是看牛伢的荣誉
——当他的牛打赢了时，他便趾高气扬，
忘乎所以地擦去牛角上的泥；而打输了
时，他便唉声叹气，对牛几天没有好言
语。牛是看牛伢这些乡村少年早期的朋
友和老师之一，看牛伢对牛的敬畏和热
爱，成人难及。

牛却好像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它们
是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和智者，自然缄
口不言，只奋力干活，只苦练忍功。牛的
忍，是无与伦比的忍，牛的奉献，是彻彻
底底的奉献。它死去后，所享受到的盛
大葬礼，便是在打稻场上，人们对它进行
的千刀万剐——先把皮剥掉，然后身上
每一个部位、每一丝肉，都被你一刀他一
刀地掏取、剔除干净，生怕遗漏、糟塌、浪
费一星一点。那天，整个生产队便飘着
牛肉的香味，各家各户的每一个人都享
用到了久违的佳肴。而月光下的打谷场
上，牛的栀子花瓣一样白的骨骼空空荡
荡，像一只倒扣的废弃的木帆船。

庖丁解牛解出了千古的艺术，庄子
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一种什么哲理？！

“人，牛之寄生虫！”米兰·昆德拉如
是愤愤地控诉；

“牛，人之衣食父母！”莫言如是深情
款款地言说。

那些满村满乡、漫山遍野的我们的
牛啊！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邂逅（外一篇）

陈少林

望江的陈少林先生是我通过网络认
识多年的一个兄弟，网络名叫华阳钝刀，
华阳是望江县下面的镇，那里是他出生
的地方，现在陈先生居杭州；钝刀，那是
他自谦的话，其实他是一把锋利无比的
快刀，已在《散文》、《清明》、《草原》、《诗
神》、《西湖》、《椰城》、《中国青年报》、《中
国文化报》、《安徽日报》等200余家报刊
杂志发表作品。他不仅是作家、诗人还
是文史研究者。文字厚重，深刻，朗健，
富于意韵，颇受好评。最近他在微信上
给我留言：把你的地址及电话号码发给
我，我寄赠一本我的小书请你指正。先
生所说的小书叫《月亮是盏不灭的灯》，
2019年3月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书
当然不是小书，非常沉甸。在陈先生面
前，我充其量是个文学爱好者，怎么敢给
陈先生指正？没有多久，就收到从杭州
邮寄过来的新书。陈先生还是很客气的
在扉页上写下：汪向军先生存正。存是
必须的，正就不行了。

收到这本书，陈先生包裹得非常严
实，足以说明他对这本书的喜爱。一本
书，由哪几部分组成？封面是简单或精
致的画面，扉页有漂亮的花式字体写着
书名及作者，接着目录，然后序言，也许

还会有序一序二，似乎可以从序言的数
目来揣测作者人缘的好坏程度。之后的
正文，也许还会有后记，你可以从后记中
感受作者构思的心路历程。每册书的序
文视若“通道”、“桥梁”和“药引”。然而，
陈先生这本书没有序。记忆中《平凡的
世界》也没有序。大概是先生认为序言
对他而言确实无用。有些序言很落俗
套，无非表达一些对这本书内容的称赞
或者对陈少林本人的喜爱；有些序言毫
无价值，既没有文字上太多的可读性，对
于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也几乎没有帮助，
所以不要也罢。

《月亮是盏不灭的灯》这本书共分五
辑，第一辑侧重于对自然景观的入微描
画，栩栩如生：象《从一滴露珠上履行新

年》、《月亮是一盏不灭的灯》到《做一片
白云》，次第展开，各有侧重，布局井然有
序，层次分明，设喻奇巧，笔法多变，语言
明丽流畅，如行云流水；第二辑侧重于对
往昔乡村生活的重新关照与打量，字里
行间不仅仅是纯粹的记录，更多的是他
的思考。作者在对趁雪砍柴、驯牛、一碗
元宵的叙写中，又有着强烈的关照意识，
是故乡、童年和现实的合奏，当然，也包
含作者与读者的和声；第三辑侧重于对
田园物事的怀想和审视，温馨的心灵田
园，让自己的心沉淀，在现代都市的躁动
之中收获一份世外的宁静；第四辑侧重
于对亲情的真切怀念，“那永不消逝的，
通过布鞋底温软地发出的脚步声，此时
仍鲜活地在我心间回响，胜过所有的美

妙音乐！”、“我被强逼着“吃”了十几回那
黑不溜秋的艾蒿糊”，年深日久的记忆，
还是那么清晰；第五辑侧重于对美好生
活、理想世界的感悟和向往。陈先生通
过这样的写作方式，将清新灵动、厚重磅
礴的文字锻凝于笔端，使读者对于本真、
唯美、自然、质朴的生活情怀有更细腻、
深远的感知。我一直喜欢看陈先生的文
字，他的文字不是随便翻翻，或者囫囵吞
枣，而是作为深刻的阅读，来镀亮自己的
思想。

手上的这本书，没有序言。不读序
言，就仿佛你在找寻一条小街，一个村
落，必须要先浏览这整整一个区的地图，
心里有个大概，才好一点点缩小范围。
没了序言就没了这个大地图，有点手足
无措的感觉，不知道我该怎样定位这本
书？但是读完之后发现，该有的快感一
点没少，反而在比较、猜测、推理、揣摩的
过程中，更加酣畅淋漓了。感谢陈先生
的赠书，让我有了阅读的快感。

《月亮是盏不灭的灯》这本书被列
为当代著名作家美文典藏书籍，所以不
敢为陈先生的新著提任何读后感，只想
让这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前行的道路，
足矣！

在行云流水中关照与打量
——读《月亮是盏不灭的灯》

汪向军

秋天比我更早抵达黄山。然
而，我到黄山之后、却不曾看到秋
的身影。

脚印也无法看见——
季节的脚印可能也会留在路面

上，但更多的、都会留在我们的眼睛
里，留在那山水之间……

的确，已经是秋天了！我毫无犹
豫的语气里能肯定的只是一个季节
已经到来，仅此而已。我眼睛里的山
水全然与这个季节无关，或者又不可
能无关？

这好像关乎一个人，具体到一个
游客内心视野的出发点而已。如果看
不到秋天，不妨顺着内心里的夏天出
发、来看黄山的山水。秋天可能真的
已经来了，于是可能你会这样肯定？

一些与地名有关的招牌或者汉
字快速掠过车窗，车入青阳境内后、
左右两边的车窗外都是山，近的远
的，远的近的。层峦叠翠，叠翠层
峦。路，蜿蜒在山峰的边缘，或者有
时也会穿越过一座座山体。

白云的白，蓝天的蓝，绿草的绿，
在视野里将远山的轮廓呈现得愈发
清晰明朗起来——

此刻，我感觉寄情于山水最是一
件奢侈的事？我对自己此时的身份
也生有一些排斥感，正如这车内外的
温差被迫我此时总会想到另一种叫
旅行家的身份，这一想来、仿佛刚才
车窗外留在自己视野里的一切都只
是一种物之镜像而已。

——独旅。依然，我来黄山。
从高速上下来，我依然只是一个

游客。从游客到旅行家的距离并非
从车内到车外这样可以一蹴而就。

一蹴而就的，可以是这季节的温
度。才下车来，每个毛孔迅速就张开
了嘴巴，汗不时从额头滴落，风带着
湿漉感吹在身体和衣服之间也会留
下隐约的阴凉，一阵阵。

在高速上下车应该是件比较危
险的事？只因我买的是到风景区的
车票，中途又转了车，直到下车后我
才知道这车可能不经过风景区车站，
要不司机不会在这高速上抛弃我？
尽管如此，我却也没有太多的责备或
者抱怨。

虽说是从高速上下来的，我内心
却甚是平静。正如司机眼里对我可
能会有的信任一样，不是没有理由
的，虽然无需解释。

论年龄，仿佛我也可以抵达到从
“看山是山”到“看山是山”的境地
了，这只是仿佛，可能我还正处在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那个
境地，正如观景的角度不同一样，
我这样怀疑自己、是有理由的，或
者说、又是无需理由的。

从高速上下来，我直接切入到
了一个叫汤口的镇子境内，在黄山
风景北区。从太平到屯溪、从太平
到汤口的私车或班车偶有经过，也
有从山上赶下来的。黄山的脚下，
白云更白，蓝天更蓝，绿草更绿。
山在近处更在远处——

没有去漂流，这原本就不在我的
计划之内。本来准备上山夜宿一晚，
这天气的日出黄山正如云一样飘忽
无定。直到经过温泉、人在那山脚下
已经逗留了一阵。本想去宏村或者
西递，可上了太平开往屯溪的车后、
计划又改变了。那时已经是下午两
三点了，因为时间的限制。 去宏村
和西递的路口，我在汤口去屯溪的路
上打看得甚是清楚，仿佛也打看到了
自己猎奇般的内心。

一个夜晚，在屯溪很快就过去了。
在缆车上看黄山的初秋，花依然

在开、却不显眼。空气潮湿、却不暧
昧。氤氲的本身仿佛空山一样，新雨
不来与来已经可以和山脚下的天气
一样澄明，千仞壁立的孤寒随着索道
正在上升，从来仿佛就不可、也不能
被道破？

没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尽管第一
次来黄山，已经三十又三了。虽谈不
上一见钟情，却也着实倾了心，谁不
说俺家乡好？我只能算是黄山这块
牌子下面的安徽人，我有的仅是这种

近乎小情般的骄傲。
峰耸入云，人在云中，也在雾

中。山上，纵然、着秋装的人，可能很
多。然而，这可能与季节又是一个无
关的行为，此时、此山内外正能说明，
至少这样。

我依然只是一个游客，背不动，
也留不下太多的语词或者诗句。

看了就是看了，看了也只能是看
了——

我依然只是一个游客，或者这样
说，我始终都将只是一个游客。

下了索道，快到山脚的时候，阳
光打亮了黄山的峰芒。或者云雾本
身更需要我们细细打量？可能这样，
阳光才不会被我们错过？

车在开往屯溪的途中已到了休
宁，车内寂静、却也人多。

奇松、怪石、温泉、云海，还有那
没有看见的日出黄山以及在这个秋
天之后、迟早都会到来的雪，看见的
和没有看见的仿佛都看见了，没有看
见的和看见的仿佛都没看见？……

低头看路，抬头看雾，两边是树，
中间走路。这样的句子从来仿佛更能
总结游客的切身感受。累的感觉仿佛
就是顺着这些句子慢慢扩散开来似
的，刚才在山上的时候还不以为然。

回到屯溪，宏村和西递依然还在
计划之中。散步在屯溪的老街上，落
日的余晖混沌得失去了方向一样笼
罩在老街的马头墙上，燥热而又艳丽
的灯光将老街的青石板打得仿佛格
外遥远？游客可能是安静的，噪声却
不知从何而来？

月光、灯光、日光、和水光仿佛可
以短暂并存的时点上，我穿越老街来
到了江边。灯月交辉，日光在江水里
瑟缩，这个时候、我遇见一块石碑，以
及碑上的一首诗。

是否人到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就会被动也自觉地会接纳且追随着
那些与自己相关或者又不相关的且
渐行渐远的风尘？

刚才老街的青石板上，那无形的
风尘在风中散发着毫无头绪的历史
感，过于盲目般的厚重起来。繁华和
荒芜同时从狭窄街面的石缝里冒出
来一般，在某个短暂的瞬间、近乎一
种窒息且苍白，两种感觉交织到来。
也就在那短暂的瞬间，我打消了去宏
村和西递的念想。

而现在，眼前的江面，让我突然
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在江边的晚风中、读王安石，
也读诗里的徽州，还有那新安江畔
的灯月……

孤独从诗外而来又从诗中而去。
九点边上，再赶回到昨夜住的旅

馆。另一只脚后跟才也赶进这旅馆
的门，雨差不多正下起来了——

才洗完澡，雨下得更加的紧了起
来。旅馆后面的铁轨上，一列火车远
来又远去，还有一列，再下一列……
都会如期而来又定点而去。

城市的声音从铁轨上传来，人流
仿佛是在这脉搏里循环的血液一样？

又一个夜晚过去了，在屯溪的雨
里，我睡在这个城市的脉搏上。

早晨七八点，雨又下起来了，还是
想去宏村和西递，还是没有到宏村和
西递去成。累的感觉遇上了这雨便更
加地累了起来？不是这样，累是着实
的！两小腿麻木胀痛得有些厉害。

有时候，旅行也该学会适可而
止？我不能像追逐风尘一样迷恋
旅游。

——我本只是一个游客。
午饭后，我离开了屯溪，也离开

了黄山。
雨，隐约还在下。秋天却仍然还

是看不见……
留恋可能就是遗憾本身？比如

日出黄山，比如黄山冬雪？相见不一
定就能相遇，相遇也不一定就能相
见。比如这腿痛的感觉，那程度的深
浅，无法言喻。只有痛了，你才知道。

但愿我能相遇黄山的日出，或者
看见冬雪的黄山。

——留一份期盼给自己信仰！
风景就这样来到？……

秋雨黄山
卓照

红船赋
王学平

红船天启，赤县芳辰。辛酉旭日，
榴月高旻。花径嘉禾，枕湖海江河其津
要；桐乡槜李，隐古今日月之经纶。此
则乌云密布，白浪昼昏。红棹劈波其斩
浪，朱光破雾且穿云。赤水乘风其横
渡，长江击鼓而泫沄。鸭绿江其咫尺，
三沙市则因循。香江送腊，濠海迎春。
航母放歌于江海，神舟高咏则乾坤。诚
知红船龙骨，华夏之魂。

壮哉千古红船，百年舵手。填碧海
平添华夏其辉；挽狂澜荡涤乾坤之垢。
启长征雄踞井冈而谋圣地，一路相
辉；镇淮海轻拂辽沈且奠鸿图，三关
合奏。是则倡变法之先河，创维新其
邂逅。扬契约择南巡而月异江山，擘
浦东画深圳其风生世宙。科学和谐拂
则春风，与时俱进舒之锦绣。岂止共
同体之永存，双循环而不朽。决胜小

康，从容福佑。斯乃红船续航，天长
地久。

快哉万千水手，击楫红船。于是意
气无惭，壮士断肠且深矣；韶光不负，骄
杨含笑其豁然。一条扁担之亲为，周公
泼水；万马千军则犹在，父老移山。至
乃钱氏一星其妙笔，华君双选之新篇。
杂交今古，蒿素情缘。此生闻仲之佛
眼，当代毕升则俊贤。至如大匠求其绝
妙，群工酌之等闲。桂阙萧疏，桃李新
而吐艳；杏林烂熳，梨园硕则争妍。可
谓纤夫吆号，和韵悠然。

悠哉红船遨游，山河壮丽。斯则望
明珠品龙井启之长水，逐浪离情；观天
柱过虎丘寻则大雷，凌风别意。潇湘圣
祖，赤壁新诗；荆楚遗贤，洪都故地。
青天蜀道之酣，高峡平湖而醉。古迹
红崖，滇池碧水。环球屋脊之行，三
江源头而驶。岂止雪域高原，天山凝
瑞。草原骏马，大漠孤烟；塞上江
南，关中霞蔚。夷夏通衢，炎黄故
里。壶口烟，关公义。岂知连江入

海，福州酒熟其时；得意捲帘，宝岛
梦回之际。百色旌旗，虎门壁垒。白
山黑水，璀璨天河；铁岭彩云，纵横京
冀。方知万物朝阳，千峰列队。

乐哉红船击水，泽润神州。好春三
世，丰岁千秋。此则明德情怀，笙歌有
韵；寿禧福禄，衣食无忧。黄梅对酒，新
燕登楼。堂前翠柏栖其黄鸟，室内夭桃
伴则红榴。黉门随愿，杏林易求。此乃
朱轮如骐骥加鞭，车辇行之阡陌；银鸟
似鲲鹏展翅，地铁通则汀洲。城邑星罗
其壮阔，楼台绮丽之繁稠。岂唯百年烟
雨皆所愿，万类霜天且自由。可谓红船
极目，九派东流。

噫嘻百载红船，千锤百炼。与山河
共染何思浪打烽烟，同天地交融不惧潮
侵霜霰。古来许国惟其岁月英华，天下

为公然则山河烂熳。大地沉浮，风云变
幻。惟有中流似山秉则初心不忘，上善
如水承其雅志无倦。方乃高天万类之
清辉，风正帆悬其彼岸兮。

扶 贫
吴四海

入户扶贫又一村，惠民政策暖如春。
百年红色基因里，犹是当年挖井人。

临江仙
胡忠宇

积弱羸孱百载，南湖摇曳红船，
星星之火始燎原。井冈旌帜卷，赤水
晓烟寒。

更有雄兵百万，挥师飞渡江关。
石头城上凯歌传。长川东逝去，华夏
换新天。

深秋（外一首）

廖仲强

寒潮的锋芒所及
一座深秋的林子
在冷雨的流弹中
叶片纷纷凋落

曾经葱郁的枝头
举起裸露的手臂
仿佛溃败的队伍
一路丢盔弃甲

寒流过后
在林子边上
与原野交界处
冒出一簇簇小金菊

披万道霞光
曵一缕秋风
盈盈的笑靥颤晃着
显得格外灿烂

紫藤花又开

从故乡四月的枝头
垂下淡淡紫色流苏
仿佛悬挂串串小铃铛
风的手
轻轻拨弄着
一阵阵清音
缭绕在游子梦里

天际白鸟飞来
几片浮云飘走
岁岁春光易失
在陌生的城市打拼
夜夜眺望北斗
一片灯火楼台起歌舞
何处悠悠寂寞敲晚钟


